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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组诗）

齐凤艳（辽宁）

秋色

小雏菊黄得鲜艳
让一旁的小池更加亮丽
秋波，自古就是一位美女
晨练的老人是患者
他在努力不歪斜，那与秋风
较劲的脊背是一株最笔挺的野花

眼前小雏菊有最后的决绝
枯萎是成长的一部分
安静默立于初秋旷野。大地
正在整理襁褓，等待雪
等待记忆再次破土

那浩然之气啊！
也要学习一小池水，泰然自若
于三种形态。自然，自然而然
比如刚刚的一滴露
润湿两粒沙，然后无迹

见证

那个苹果，釉面依然沁着甜
我生欢愉几多，思念几多
都被秋日的阳光摩挲得微微发烫
不说泪花，它不是花

那束玫瑰早已失去关于水的记忆
可它们的嫣红浅粉鹅黄的香味
和你浓淡适宜的酒气依然
缠绕在我的唇齿。而如今你的不在
犹如，一首诗

“鸟飞走了，鸟落下的羽毛
在我的身旁，歌唱”
爱，也有离别见证

举起

九月初至，我这里树叶就起舞了
黄的、红的，将覆满河岸
大地的又一次丰收
褐色锈斑是时光的收获
而白发也是果实吗

这个秋天在我的眼里
贮藏的是你
种下的也是你
在结局深处埋下火种吧
而所有开端都乞望流浪

大地延展，琐事不断生长
缠绕着活着的根须
可世间终会抹去我们的印记
你说时间洪流里一切努力都是渺小的
可我们从中找到慰藉，“哭泣的灯笼
自己将自己举起，沉默地从大地走过”

一花一世界

漫游的人
倚着一棵银杏。星宿的小矢
钻过瓦蓝天幕的缝隙，她点数着
———半个时辰经历着自己的漫长：

树冠是风暴，金色的
每一片风，都有一个人的心跳
和她目光里涨落的水声……“这很舒服”

而斜阳一边让西风轻吹
浅粉色的喇叭花，一边怀疑自己以往的
真实性。“一花一世界。”她
浅浅地笑
秋，从来不是知觉的退潮期

不柔软的秋（二首）

姜连龙（辽宁）

秋天的枝条

很难想象，当果实和树叶
纷纷离开了枝条
简笔画的大树
会不会是秋天唯一的素描

像不像，被鱼咬走了饵
几根线空空地垂钓
只是，钓起的是全部秋色
所有的色彩都赶赴一场盛宴
唯有枝条放大了叶脉
留住并非虚拟的心跳

爱这枝条，大地反弹的新芽
让星辰忍不住驻足远眺
相信在春天，枝条首先会摇响
会唱歌的小鸟……

起舞的叶

这个季节，所有的叶子
终将完成最后的奔赴
唯有那么一枚，要学蝴蝶
凭一己之力
拭亮秋水之睫

秋风忍不住鼓掌
秋天不会因你失重零点一秒
就收回它的辽阔
枫树忍着最后的秋寒

也要弹幕出
最后一朵，倔强的红雪

其实，叶子早已脱离了季节
折翼的翅膀成为大地的掌心
一小块悬浮的铁……

山间拾秋（外一首）

曹建龙（湖南）

在岔路口拉住你的手
却挽不住枝头落下的黄叶
那一层黄，没添重量
反而轻了，轻得能跟风飘

枫树举着火把，芦苇弯着腰
各有各的倔
野菊蹲在路边，盯着开败的花
像我，赖着往事不肯松手

车前草贴着地面，低到土里
野柿红透了，挂在树上不落
像醉倒的秋光
谁都舍不得叫醒

风从山口吹过来，虫子叫了一声
溪水跟着颤了颤
石头不说话，像揣着很多故事
也像我的心事，喊破嗓子也没人听

芦花顺着风飘
别催，秋天都在明处
不藏不掖
我做你的观众，不吵不闹

不走，落下，归根
都是我说过的情话
鸟归林子，我还在路上

秋日山行

走上不高不矮的山坡
鸟飞过去，秋色在眼里荡开
紫薇花吐着香
蝉声渐少，秋意一点没少

橘红往林子里淌，木槿开得野
乌桕红得亮堂，苍耳粘上裤腿
非要跟我走，蕨叶蜷着身子
像我站在人群里的样子

田埂上的草枯了
满眼青黄交织
秋风不走，我站着看
走过石阶，落叶跟在身后

溪水浅了，石头露出来
野花开得散漫，不肯谢幕
由近及远的树林像画，也像隔夜茶
更像沉在心底的往事

在山里走，看不完的秋
山色干净
脚步轻得像落叶碰地
秋意不讲理地漫开

天蓝得像纸，桂花香飘过来
鸟累回巢，我在人间
守着这个秋天，就这么坐着
秋色像酒，不忍心去碰

晚风
蒲松琴（贵州）

晚风漫过街边的树梢
没有带来盛大的消息
只是轻轻拂过疲惫的肩膀
行人步履匆匆奔赴各自的归途
我站在路灯下
看云缓慢移过灰蓝的天幕
不必强迫自己融入热闹
沉默也不是一种过错
有些情绪只适合交给夜色
世间多数的喧嚣，本就与我无关

在异乡
曹佳玮（上海）

窗外，夜色向深处荡漾
皎洁的月光勾勒出城市的轮廓
你独在异乡，怀揣梦想
浓浓夜色浮动你拼搏的身影
喧嚣的都市渐渐进入梦乡
你终于放下手中的工作
熟睡的脸弥散出故乡的芬芳

煤油灯
张誉译（渤海大学）

一次闲谈，像一盏煤油灯
悬在我人生狭长的黑夜
晚风漫上来，火苗忽明忽暗
我始终描摹不出清晰的轮廓
那些平淡的表象之下
总藏着触不可及的谜底

我们穷尽一生追逐目标
追寻那些求而不得的远方
不过是寻找一寸微光
可当我凝望灯盏幽微的焰心
才恍然读懂执意找寻光亮的意义
却早已，背离了光亮本身

一觉醒来，窗外的白
头鹎与布谷鸟此起彼伏，
“咕—咕—咕”“布谷、布
谷”，声声交错，是大自然
递来的清越晨鸣。

点开手机，数条早安
问候扑面而来，心头漾起
暖意。一位德阳的友人发
来诗句：“新凉晨起透窗
纱，一叶惊秋感物华。遥寄
寸心千里外，金风先我到
君家。立秋已至，暑退风
朗，山长水远，秋光共望，
祝你秋日静好，四时安

康。”立秋了？我连忙望向日历，果不其然。
时序流转悄然无声，正如诗句所言：不期
朱夏尽，凉吹暗迎秋。朋友圈里，“秋天的
第一杯奶茶”的话题已然泛起热闹的涟
漪，人间对秋的期许，就这样蔓延开来。

再过两日，便是父亲的鲐背之年。九
十载风雨浮沉，一生为家操劳，为儿孙呕
心沥血，如今依旧安然康健。每每念及于
此，心底满是庆幸，这是岁月馈赠的莫大
福缘。又想起前几日儿子的生辰，恍若昨
夕，那个虎头虎脑、需要我牵抱哄护的孩
童，转眼已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子汉。妻
子不无感慨：“儿子都将成家，我们又怎会
不老。”

是啊，生命的更迭，从来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回望荧幕，那些曾经风华绝代、
家喻户晓的艺人，如今已然年华老去；一
代新人接踵而起，星光熠熠。世间便是这
般，后浪奔涌，生生不息，恰如古句：人生
代代无穷已。

须知，天文历法上的立秋，和气象学
意义上的秋天尚有距离。“秋老虎”依旧盘
踞，暑气未消。可秋的信号已然降临，悄然
叩击人心。岁月如梭，早已不是一句轻飘
飘的慨叹，它刻在鬓发，落在眉眼，是肉眼
可及、触手可感的生命痕迹。

我有相交经年的旧友，平日相见不
多，私语亦稀，却总在朋友圈默默留意彼
此的踪迹。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风姿绰
约的女子，如今大多步入暮年。有人奔赴
山河，纵情远游；有人不肯闲歇，余热发
光；有人安于居家，含饴弄孙。看见他们舒
展的笑颜，便会回溯他们年少的模样，忆
起往昔相处的种种美好。一个点赞，一个
表情，一句简短问候，便是无声的告白：任
凭岁月辗转，我未曾将你遗忘。

也有一些故人，随世事变迁慢慢走
散，再也回不到当初。这本就是人生常态。
人这一生，相逢别离皆是际遇。聚散自有
因缘，只要内心坦荡无愧，便不妨一别两
宽，各自安好。

1990年 2月 14日，旅行者 1号飞至
距离地球 64亿公里之外，回眸拍下我们
的家园。在浩瀚无垠的宇宙背景之中，地
球不过是一粒微弱、渺小的蓝色微尘。

读懂个体的微弱与有限，敬畏宇宙的
浩瀚苍茫，感念生命诞生何其偶然，便更
懂得好好活着，珍惜眼前的朝朝暮暮。家
人围坐的一餐饭，陌路相逢的一抹善意微
笑，朋友圈里朴素的祝福与点赞，这些细
碎的片段，都值得发自内心的欢喜。

世间总有诸多身不由己。天灾无常，
世事浮沉，很多事物我们无力掌控。但在
力所能及的方寸之间，善待自己，体恤他
人，看淡浮名虚利，怀抱热忱认真生活。不
必如繁花一般夺目绚烂，但求如野草一般
沉静坚韧。

这样的人生，无需刻意雕琢，不必强
行嫁接，只是顺着时序，守住本心，活成一
场瓜熟蒂落的本色。

雪山下的
蔡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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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许多日子让我感动。
在那凝寂沉重的山冈，夕阳定定

地远在天涯。我坐在窗前，想着生命的
历程是如此简单。绚丽的晚霞迸射出
对往昔的回味，一切美好的苦难在此
时启示我，要加倍努力。那时我在读师
专，少年不识愁滋味，却常注目那又红
又圆的夕阳，橘红色的西天透明而又
富有魅力，我沉浸在厚重的诗意里。

我又想起童年。在满目金黄沉寂
之时，空的田里便有三三两两的孩童
在拾稻穗。我也跟着拾，只是远远没有
同伴拾得多。印象里，我亦步亦趋，在
他们后面偶尔拾到三颗两颗。我们深
一脚浅一脚，丈量着大地的深度，欢快
的笑声拖曳在秋天绵延的怀抱里。

秋天的花大多是无名的，小而细
碎，散落在大地上。我喜欢这些开得有
些许寂寞的花儿。它们默默而又执着，
在乡间随意点缀着。我不介意有人踩
有人摘，但我痛恨它们被人连根铲去。
这些绚丽的生命一年又一年地开放着
自己的希冀和尊严。

秋天的风是无羁的。它们来来去
去，在乡间飘逸着，无拘无束地飞窜
着。它们的抚弄是漫不经心的，就像这
时的人们，面对高天爽气，惬意、欢欣。

最让人倾心的是那高空中翔鸣的
鸟，无遮拦地划过瓦蓝瓦蓝的天空。那
是些执意要在此地过冬的鸟儿，在秋
天拍打着坚实的翅膀，低低地私语着。
这时你仰着头，便看见白云深处的阳
光一泻千里。鸟儿行云流水，无羁的灵
魂在蓝天上划下一行行美丽的弧线。

总是很平淡，也总是很含蓄。秋天

的睿智在丰收的歌声里熠熠生辉，它
素面仰天，在轮回中执意照亮人间。

在秋天，我们总会想起诗歌。不经
意间，秋天就成了我们心中的诗歌。活
在秋天，活在自由的时空，我们仿佛成
了秋天的一部分，在天高气爽中随流
云飘荡，与轻风唱和。

飞翔

秋天的阳光如此迅疾地扫过大
地，我惬意地站着，感受暖暖的抚摸。

没有人打扰我，除了偶尔闲溜的
风。我的目光漫过青青的茶山，以及山
冈上的一排排翠绿的杉树。

这个上午，我感觉自己在飞。我如
此无所事事，心若秋水。我看着阳光里
的缕缕烟痕，那是空气振动的图案，还
是我心的飘扬呢。我懒懒地待在这飘
逸的时空里，不动亦不言，但我感受到
飞翔的愉悦。

我躺在草地上，闭上眼睛。一切都
已远去，一切都融入我的躯体。我默默
承受这一切，既不激动也不淡然。

如果不是天籁淹没了我，就是鸟
语托起了我。在醒来的一刹，我看到瓦
蓝瓦蓝的天空和美丽的清风。

幻想

大风呼啸的城市，尘沙四起。
仿佛置身于漠漠荒野，在文明的

城市我极力向前。大街上空无一人。
延长风沙的袭击。我努力向前，体

会这生命最美的一瞬，像一朵花寂然
自放。

风停之后，城市又恢复了原样。
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我吸进馨

凉的空气。人们快乐的容颜一再闪现。
想着刚才的风沙真是奇妙，谁也不知
道我是激动还是恐惧。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还记得那
场风沙中的幻想，还记得风停后的城
市的容颜。

秋韵（三章）

叶志勇（安徽）

夏天是女孩爱美的时节。林间草
木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一时竟分不
清，是树木散发的清芬，还是繁花吐露
的馨香。如同蜜蜂翩飞，辨不清哪一处
才有饱满的甜。夏日里的人亦是如此，
少女们辗转跳跃，各色衣裙在耀眼的
阳光下旋开，裙摆撑开一把把小小的
花伞。日光炽烈，仿佛天上悬着数个太
阳，一簇簇裙摆竞相绽放，公园与往来
行人，一同浸在这份喧嚣热闹之中。

站在镜前，看着妆容妥帖，心底生
出几分欢喜。可视线忽然落至一处刺
眼的空白———是我的刘海。左侧鬓角
缺了一块，原本乌黑齐整的发丝，凭空
留出一道缺口，衬得额头愈发莹白。好
似盛夏午后直视烈日，眼前只剩茫茫
光斑，思绪也随之坠入遥远的过往：这
道刘海的缝隙，由来已久。

五岁那年，父亲的事业刚刚有了
起色，他格外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转
机，整日和母亲奔波劳碌。年幼的我，
便托付给外婆照料。谋生是彼时家里
的头等大事。相较于刚刚到来的安稳
日子，幼小的我显得微不足道，就像额
头上那道隐秘的缝隙，沐浴在日光之
下，不易被察觉。我性子温顺安静，便
在外婆身边度日。有一回，我拿起剪刀
把玩，偷偷修剪自己的头发，一不小
心，将左侧刘海豁开一道缺口。因为害
怕挨骂，我始终不敢声张。直到外婆发
现我的额头多出一块发白的空隙，告

知父母，这件事才真相大白。
一晃已是二十五岁。每逢家人团

聚闲谈，总会提起我五岁偷偷给自己
剪头发的旧事。大家笑着打趣：“这孩
子看着安安静静不闹腾，原来是蔫
淘。”我坐在一旁也跟着笑，当年那份
窘迫，就在欢声笑语里慢慢消解，不再
成为我的难堪。

这段往事，如一盆默然的仙人掌。
年少时，它的尖刺曾轻轻刮痛我的指
尖；待年岁渐长，那层层向外舒展的尖
刺，却开出如太阳一般的花，落进心
底。于是生命的盛夏，便常驻一缕清浅
芬芳。世间诸多事，大抵都是后知后
觉，恰如鲁迅所言“朝花夕拾”。

我曾经满心怨怼，耿耿于怀父母
在我童年里的缺席。就像鬓边那处再
也没能复原的头发，长年露出一角，弯
弯的，如同一轮难以圆满的月牙。

可大地本就坦然接纳或圆或缺的
月光，父母的爱亦是如此。我的童年，
也珍藏在父母心底，化作他们暮年的
一缕暖阳。它未必耀眼夺目，却褪去了
我的稚气，照亮我生命的漫漫长夜，恰
似那一弯温柔的月牙。

月牙痕
刘雨婷（江苏）

斜江河的水总是不急不缓地流着，像
一匹蓝色绸带，轻轻绕过雪山脚下的大邑
小城。我时常漫步在滨江一号的河堤边，
望着河水在暮色里泛着粼粼微光，恍惚之
间，竟分不清是江水在流淌，还是时光在
奔赴远方。

人民公园开阔的广场上，朝暮之间，
总能看见跳广场舞、放声歌唱的大爷大
妈。舞姿未必曼妙，歌声也时有跑调，可一
张张脸上，笑意真切动人。一旁的小吃摊
烟火升腾，土豆片、冻糕、油豆腐……香气
阵阵袭来，勾得人唇齿生津。散步倦了，
我便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静静感受
这座小城滚烫的烟火。

花水湾的温泉，是我格外钟情的去
处。泉水自地底奔涌而出，裹挟着大地的
温热。寒冬时节，全身浸在汤池之中，远
看雪山皑皑，近观竹影摇曳，人仿佛消融
在一幅山水画卷里。偶尔遇见本地老人，
一口浓重的川西乡音，娓娓讲起茶马古道
的旧事。往昔马帮的铜铃、商旅的吆喝，
好似穿越悠悠岁月，在氤氲水汽之中缓缓
浮现。

新场古镇的青石板上，还留着深深浅
浅的旧车辙。我总在想，这些凹陷的纹路
里，是否还封存着旧日马帮的履痕。街边
老茶馆，竹椅被坐得吱呀作响，老人们捧
着盖碗茶，说着我听不大懂的方言。可那
份笑意无需言语便能相通，那是历经世事
沉淀下来的豁达与从容。

初到新场古镇那日，西岭雪山笼着一

层薄薄雾纱，山影朦朦胧胧，好似一幅尚
未干透的水墨画。我与朋友拖着行李箱
走在石板路上，行李箱轮子磕撞青石，咯
噔咯噔作响，仿佛在叩响古镇尘封的心
门。空气里浮动淡淡的桂香，又混着邻家
厨房飘来的萝卜干咸咸的气息，让我这个
漂泊异乡之人，心底忽然安定下来。

斜源的山路蜿蜒盘旋，如巨龙盘绕山
间。我常到此徒步，看漫山山花盛放，听
溪涧流水淙淙。时不时遇见背着竹篓的
采药人，于崖壁之间行走如履平地，目光
锐利，在岩缝之中搜寻草药。当地人说，
这里的山是活的，每一块石头都自有灵
性。我虽不能全然领会其中深意，却实实
在在能够触摸到这片土地蓬勃的脉动。

最令我沉醉的，是这里流转的四季。
春日，花溪谷油菜花漫山遍野，遍地鎏金；
盛夏，稻香渔歌稻田万顷碧绿，蛙鸣四起；
秋时，药师岩枫叶如火，漫山红遍；冬日，
西岭雪山白雪皑皑，宛若人间仙境。四时
风物各有风华，叫人流连不舍。

夜色降临，斜江又换了一番模样。江
边路灯投影水面，化作一串串浮动的明
珠。偶有水鸟掠过江面，在桨影波光之间，
恍惚能听见千年前缥缈的渔歌。我常常
沿江漫步，遥望对岸点点灯火，静听江水

轻吻堤岸。小城的夜晚，没有大都会绚烂
夺目的霓虹，独有一份安闲静谧。

居于大邑、流连新场的日子，我慢慢
学会放慢脚步。不再为一场场应酬奔波
劳碌，不再挂怀儿女的工作琐事，也不再
为他人的失信而暗自烦忧。这里的山水
教会我，生活不必行色匆匆。很多时候，
慢下来，方能看见更多风景。

我时常记起初来时的忐忑。离开生
活数十年的都市，落脚于这座既熟悉又陌
生的小城，内心难免惶惑不安。而今，我
已然深深眷恋这片土地。纵然世间难有
全然圆满，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但这里的
山水风物、淳朴的乡人，还有如溪水一般
舒缓从容的生活节奏，都予我满心妥帖。

斜江与 江的江水依旧日夜奔流，
携着大邑的岁岁故事，奔赴远方。而我，
也在此寻得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大抵是
缘分使然，在人生的转角，遇见这座雪山
脚下的小城，邂逅这一份安宁与美好。

夜色渐深，江边灯火次第熄灭。我立
在窗前，遥望远山朦胧的雪岭轮廓，耳畔
隐约传来高堂寺悠悠钟声。忽然懂得：所
谓故乡，是出生长大的故土，而是心灵得
以安放之处。这片山清水秀的清幽天地，
便是我暮年的心之归乡。

出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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